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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学界新的重视。 

自 1979 年长沙会后，我个人便产生寻找潘先生优生著作的想法，曾来北京原北图（文津街）

找到部分资料，至 80 年代初，我曾撰写了关于我国优生学过去发展历史的几篇文章，但仍感不

够，许多已知的文章没有找到，如《二十年来世界之优生运动》、《宗教与优生》、《优生与抗战》

等。1981 年我专程来北京，由中国人口学会、中央民族学院的张天路介绍到中央民院图书馆查寻

资料，当时一位年长先生说这些资料目前均交由潘光旦的女儿潘乃谷保管，他的丈夫在中国社科

院工作，我即到鼓楼西大街找到王庆恩，他在办公室接待我，并说乃谷已去美国进修，只有等她

回来再说。 

直到 90 年代初，我来北京中国优生协会任副会长兼学术部工作，方与北大社会学系潘氏两

位女教授认识。1999 年恰逢北大出版社出版了《潘光旦文集》（第 5 卷），获乃穆、乃谷二教授赠

我《文集》，喜出望外，几乎通读，对潘光旦先生的优生思想，才有了较深的体会。虽然在先生

100 周年华诞时写了几篇关于先生优生思想的探讨论文，但终因才疏不能窥其全豹，但有了这新

的 14 卷《文集》，我将深入学习，从此宝贵文库中挖掘其关于人类发育即生存发展（位育）的科

学真缔，为中国的科教兴国提供点滴资料。 

 

 

《潘光旦文集》编辑经过 
 

潘乃穆 

 

首先向各位汇报一下搜集、整理和编辑潘光旦著作的简要经过。 

关于潘光旦著作的总量，原先我们粗略计算是 600 万字左右。结果《潘光旦文集》14 卷实际

编入了 640 万字，余下未编入的部分还有中文约 100 万字（包括书评、短评、译文、杂钞等）、

英文文章约计 400 页，提纲及卡片等尚未计在内。 

从开始搜集作者的著作到《潘光旦文集》全 14 卷的出版，从 1978 年底开始到 2000 年底为

止，前后经历 22 年，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978 年底到 1991 年，这段时间主要进行搜集工作；同时想要尽先出版他没有发表过的遗稿。

1978 年底在费孝通先生倡议之下，潘乃谷由内蒙古借调来京，开始搜集整理潘光旦的著作。1979

年春邓小平、胡乔木指示重建社会学学科，潘乃谷随同费先生参加学科重建工作，搜集整理潘著

只好成为我们业余的工作。1988 年潘乃穆退休以后，才得以集中精力进行搜集整理工作。在此期

间，出版过几种潘著：《优生原理》（天津人民出版社，旧著重刊，1981 年）、潘乃穆、潘乃谷整

理《中国境内犹太人的若干历史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年第一次印刷，1988 第二次印刷）、

胡寿文合作《人类的由来》译注本（商务印书馆，1983 年）、胡寿文重校《性心理学》译注本（三

联书店，1987 年）、中央民院吴丰培先生推动的《铁螺山房诗草》影印本（群言出版社，1992 年

1 月）。还初步整理了《家族、私产和国家的起源》译注稿。 

1992 年在潘光旦的著作大体收集齐的基础上，在得到潘光迥、袁勃等先生资助出版经费的条

件下，我们和当时北大出版社总编辑苏志中先生商定出版《潘光旦文集》，确定了总体计划。1993

年初第 1 卷交稿，当年出版。从 1993 到 1997 年陆续交稿至第 6 卷，出版至第 5 卷。第 6 卷录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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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成，但未付印。因当时任总编辑的温儒敏先生建议修改出版计划，提出了压缩篇幅，减少卷

数，由逐卷交稿出版改为全部交稿以后一次出齐的方案。1998 年第 7 至 11 卷陆续交稿，1999 年

责任编辑发稿，录排、校对完成。1999 年 12 月至 2000 年 7 月，第 12 至 14 卷译著相继交稿，由

于责任编辑和我们采取了流水作业的工作方式，所以他随即发稿。2000 年 12 月完成第 12 至 14

卷的全部录排、校对工作。又对已出版的第 1 至第 5 卷再次校对，以便第 2 次印刷。全部文集的

编辑工作前后历时 9 年。 

以下着重说明几点： 

    （1）搜集作者的著作是编文集的基础工作，回顾起来是整个工作过程中比较困难的一步。

作者生前对自己的著作并无完整记录。他在“文革”动乱中于 1967 年去世。当时他被批为“资

产阶级反动权威”，书房、卧室都被查封，被迫住在厨房外没有供暖的披间里的水泥地上，因而

患病不治。我和潘乃穟在北大被批为“黑帮”，由群众监督劳动。在那种情况下，作者没有任何

遗言。我们在“文革”期间向中央民族学院捐赠了他的全部藏书，也没有机会亲自清点他的遗著

和手稿。再追溯过往的情况，1951 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作者就被作为北京市高校两个重

点批判对象之一遭受严厉的批判，在学术方面也笼统地全盘否定，用后来的话说就是早就“批倒

批臭”了。我们那时候还都是学校里的学生。1952 年院系调整，社会学系停办，学科中断，作者

转而从事民族史的研究，不再重操旧业。我们对他早年的许多学术活动不了解，对他的主要著作

也可以说是没有读过。在这种情况下开始搜集，可以说是白手起家，全部搜集整理的过程也就是

对他全部求学、治学生涯以及学术思想的从新了解和学习的过程。专著部分多是已经出版过的书，

却也并不容易找。在 80 年代初社会学专业开始筹备的时候，图书馆的图书分类根本还没有社会

学这一类。北大图书馆里，潘光旦的书有目录没书，因为和其他许多解放前的非马列社会科学书

籍一样，长时间不出借，已经从书架上撤掉。后来才在保存本室可以借阅。国家图书馆也是一样，

这类书单另有一个目录，我去查的时候可以借，但目录柜还单放在目录厅的楼上，现在则和其它

目录柜排到一处了，这类书籍单有一个名称叫“蓝参”。到 1991 年我到复旦大学图书馆去，这类

书（包括潘译《赫胥黎自由教育论》）还只许教师借阅，学生不能看，当时北大已经没有限制了。

至于文章散载于各种报刊杂志，当然更难查找。 

作者生前有两次自编系列的文集，所有稿件早已下落不明。第一次在抗日战争初期，作者南

下以前，他曾编成《优生闲话》（人文生物学论丛第四辑）、《民族兴衰各论》（人文生物学论丛第

五辑）、《家谱新论》（人文生物学论丛第六辑）三本稿件，在日本侵占北京期间损失。第二次在

1948 年，他又重新搜集、编成《家谱、传记、人才》、《环境、民族、制度》两本文集和《冯小青》

第三版，1949 年 5 月在待印中，以后情况不明。我们这次可以说是第三次重新搜集这些报刊文字，

除一部分可根据已知线索来查找外，相当部分几乎是大海捞针式的把有关的某一时期的某一报刊

从头到尾地翻阅。例如二三十年代他所参与编辑和撰稿的刊物《华年》和英文《中国评论周报》，

由于他采用过许多笔名是我们原来不知道的，阅过以后，还要两相对照，才识别了作者使用过的

一些中、英文笔名，肯定相关的一些文字确为他的作品。我很感谢北大图书馆过刊部的谭名声先

生提供给我他记录的《云南日报》上多篇潘作文章的题目，但是抗战期间的报纸是草纸所印，纸

张都酥了，一碰就掉，借阅都有困难，更不用说复制了。后来我去清华图书馆再次借阅复制。 

总而言之，我们竭尽全力查找，不放过任何可能的线索。我为此曾经去查找、复制资料的图

书馆有：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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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社科院近代史所图书馆、上海市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

云南大学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等 16 处；档案馆有：中央档案馆、北

京大学档案馆、清华大学档案馆等 7 处。遗憾的是仍然有些作品没能找到。如 50 年代末的《浙

赣两省畲民访问报告》和 60 年代初的长篇研究论文《从徐戎到畲族》，虽然在民院交还我们的赠

书清单上列有，但由于后来他们只把书籍编目，其他资料未编，而无从查找了。 

（2）对于编入文集的著述，我们都作了审慎的校订。有些文章发表或出版过不止一次，凡

是能够找到的，均经查核校对，辨认最佳版本，并改正错讹。作者旁征博引，涉及中国古籍甚多，

不但经史子集，而且多稗官野史、笔记小说（例如《性心理学》译注）。对于引文我们在可能范

围内（只要北大图书馆能借阅到这种书刊）作了查核，如果发现异文往往要查到两个版本以上，

对某些引文作了订正。所涉及到的外国语言文字也有多种，我们也作过查核，其中比较多的是英

文，其他有法、德、俄、意、日、拉丁、希伯来、新犹文等（如《开封的中国犹太人》），数量虽

少，查核起来却比较费时费力。对于译著中的大部分，曾经参照英文原本进行过校订。 

（3）除上述校订工作之外，由于出版社要求提交简体字的稿件，因此我们有大量录入或抄

写的工作量。又由于争取时间，我们与责任编辑共同参与了责任编辑发稿录排以后的历次校对工

作，力求减少错误到最低限度。潘著还有一个特点是包含相当多的谱系图，由于印刷厂录排有困

难，因此从第三卷以后的所有谱系图以及部分图表由潘乃穆自行制出激光样张。总之，这套文集

的编纂工作人力少、任务重，始终处于紧张的工作状态之下。除潘乃穆、潘乃和为主力外，还有

石炎声、王庆恩、潘乃谷、潘乃穟、胡寿文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工作，同心协力完成了这项任务。 

（4）在工作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了尊重和保持遗著原貌的原则。在这点上，我们和出版

社的领导、责任编辑取得共识，对原著译的内容和文字，甚至于某些标点符号，除确属讹误外，

尽可能避免更动。对“生僻”词语或不合乎今天规范的词语要不要改的问题，我们考虑容易发生

疑问的这类词语大概有几种情况：一种是当时许多学者使用，今日不再使用，例如今日说“系统”，

那时可以说“统系”，《吴宓日记》里也有这个词，这属于时代变化，语言也有变迁的情况；一种

是属于受吴语方言的影响，因为作者是江苏宝山县人；一种是属于作者个人遣词用字的习惯特点。

经过和责任编辑再次的商讨，决定还是坚持原定的规则，不予改动。这时正好看到新出版的《费

孝通文集》，费先生在《文集前记》中提出一条原则：“凡不属于显而易见排印上的错失，一律存

旧。因为在这段虽则不算长的时间里，一般通行论文的用辞也有相当的变化。近时已不常见的辞

汇，在几十年前会是常见的，而各人所用辞也存在着个人的习性，所以现在看来不太顺眼的辞汇

不宜改动。”我觉得和我们的想法也相符。至少有一点可以让读者放心，就是对这类可能引发疑

问的词语，我们都作过核查，其中绝大部分可以从《辞源》中查到，只有个别的字需要查《康熙

字典》。 

以上重点说明《文集》编纂工作的一些情况。尽管我们作了很大努力，但限于水平，我们的

工作中一定会有错失、疏漏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对于完成全部文集的编辑校对工作，我的体会：一是必须锲而不舍。潘光旦的著作在他被错

划为右派之后，就不可能出版了。到 1980 年给他彻底平反的时候，他已经去世十三年。当时我

就想到，只有当他的学术著作能够出版，才能说是彻底地为他落实了政策。同时，出版他的著作，

也是社会学学科重建的需要。1988 年时，我 56 岁，考虑到只有退休下来才能够集中精力做这件

事，而且我当时和潘乃谷同在社会学系工作，也有不便之处。因此决定退休，加紧搜集整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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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锲而不舍，直到《文集》的出版完成。现在未编入这部文集的潘光旦著作尚待整理，我们还须

继续努力。 

其次，在我准备这部《文集》稿件的过程中，一方面感到前辈学者著作量之大，研究之广之

深，以至于我们学力不足的人，编辑整理起来还要付出如此多的时间和力气；一方面又接触到与

潘光旦同时代的许多学者的著作文献，这些学者曾经在学术上作出过重要的贡献，是全国知名甚

至世界知名的学者，但是至今出版了文集或全集的人数尚不多。例如我们所熟悉的其他社会学家，

又如我在北大历史学系读书时的教授们，情况都是如此。我深感这个社会由于种种原因，在学术

传承方面欠了许多历史账。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有需要也有条件来进一步解决一些积存

的问题。许多学者和出版单位虽然已经作了不少努力，还需要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采取具体措施

来及时整理出版上一代学者的学术遗产。如果等到我们的下一代再来做这件事情，他们面临的困

难就会更多了。 

我借此机会向北京大学出版社支持这部文集的出版表示感谢。对关照这部文集出版工作的历

任社长、总编和参与复审、终审、装帧设计的各位编辑先生以及总编室正、副主任，发行部正、

副主任表示感谢。从《文集》的总体规划到编辑出版，他们都曾给予大力支持，并提出过宝贵的

意见。在此我无法一一列举，只提到以下几位：原任总编的苏志中先生，他最早对文集的总体规

划提出原则性的意见，例如那时我们为适应社会学学科当前的需要，曾经有过按著作内容分类编

文集的想法，他认为还是按著作时间先后编为妥，因为有些著作是很难分类的，这的确是经验之

谈；他希望我们把这部文集编成潘光旦著作的最佳版本。曾任总编的温儒敏先生，建议日记可全

部收入，并提出应列入年表。但由于时间限制，我们对年表未能全面详列，只细列了著作部分。

彭松建社长和张文定副总编一直关心、支持这部文集的工作，亲自过问。郑昌德编辑自始至终担

任复审。美编常燕生先生对这部文集的封面作了再次的设计，并亲自制作了全部的卷首图片。 

我要特别感谢责任编辑沈昆朋先生，他是北大出版社资深的编辑。他自始至终负责这项工作。

从商定分卷计划及编辑凡例开始，随后逐卷详细地审定和编排全部文稿，即便在自己健康状况不

好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不懈，精益求精，直到印刷、装订的各道工序全部完成。由于这部文集的

工作过程延续多年，工作辛苦，不但他的节假日取消，甚至健康不好也不肯休息。实际上他的一

些困难是常人难以体会的。在最严重的时候，他一度右肩内出血，大家劝他暂停工作，他却坚持

用左手写字。当他左肩又内出血，吃饭都要夫人帮助的时候，他还坚持看稿，由别人代为翻页。

当他一度住医院期间，理所当然应该暂停工作，他却带了他家的小炕桌在病床上工作。所有这些

都体现着一种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和高度的责任心与敬业的精神。我们应该学习他的这种精神。 

最后我要向我本单位社会学系的领导表示感谢。在我退休之后，仍然关怀到我的生活，并帮

助我改善了工作条件。 

谢谢大家。 

 

 

 

 

学习潘光旦先生的“中和位育”思想 
 


